
随后在一次与刘妮的谈话

中， 她谈到了男朋友， 让人感到

意外的是， 刘妮居然对他还心存

幻想。 虽然她也很清楚自己之所

以会走到这一步和那个男人有着

脱不了的干系， 可她恰恰以为正

因为如此， 他便会对她产生怜悯

和愧疚， 会给她补偿。 等她出狱

后对方依然还会给她富足的生

活。 我沉默了， 但没有当场驳斥

她。

回到办公室后， 我拨通了刘

妮姐姐的电话。 姐姐说直到现在

家人也不相信刘妮会吸毒 、 贩

毒， 担心这中间有误会。

刘妮收监后， 姐姐曾来过她

上海的家， 帮她收拾物品， 可已

是人去楼空。

刘妮所说的那些奢侈品和玉

石所剩无几， 值钱的东西全被她

的 “意中人” 一卷而空。 而那个

男人早已换了号码 ， “人间蒸

发”。

想起刘妮的痴心错付和她因

此留下的人生污点、 难堪的人生

履历， 我深感惋惜。

后来， 我在给刘妮的周记批

语中将姐姐的话做了转述， 并写

道 ： “出生越低微 ， 日子越穷

苦， 人越是要有志气。 改变绝境

不能依靠男人， 不能靠走捷径，

而是要咬紧牙关走出来。 有句老

话说： ‘把身子坐正， 吃够得着

的食物。’ 降低自己的物欲， 过

正常人的生活， 可能平淡， 但内

心踏实。 以后你也会成为母亲，

母亲是孩子的镜子， 难道你希望

你的孩子重蹈覆辙吗？ 希望你能

从此振作起来！”

前不久， 监狱针对女性服刑

人员开设的形象设计班重新启动，

我将刘妮的名字也列在学习人员之

中。

课堂上， 刘妮拿到配发的彩妆

包就好比旧友重逢， 无需老师的指

点便轻车熟路地在脸上 “忙活” 起

来。 妆扮好的刘妮让在场的大家都

看呆了， “著粉则太白， 施朱则太

赤” “眉梢眼角藏秀气， 声音笑貌

露温柔” 写的就是她。

老师将刘妮的妆容当成示范，

她也成了班级里的助教， 这让她找

到了成就感， 周三的教育日也变成

了她最期待的日子。

后来， 刘妮还作为领舞被选入

监狱 “回春” 艺术团。 台上的她穿

着一袭飘逸的蓝色纱裙， 宛若一朵

怒放的蓝莲花， 跳着舞蹈 《重生》，

似乎也在演绎自己的故事。 她双眸

凝视远方， 写满坚毅和期待……

一心想改善家人生活的幺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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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遇到可攀附的树

竟是祸害一生的“毒”

B3 大墙故事

□讲述： 上海市未管所民警 王赟

整理： 上海法治报通讯员 李婷婷 上海法治报记者 徐荔

“刘妮 （化名）， 你体检出来梅毒呈阳性， 是终身阳性， 以

后怀孕的话， 有可能会传染给孩子……” 听到这个结果， 这名身

材高挑纤细的服刑人员双手局促地摩挲衣角， 眼圈迅速红了起

来， 满脸写着恐慌和难以置信。 直到医生示意她过去， 她才木讷
地接过体检报告， 转身回到队列里。

这个女人看上去还很年轻， 她到底有怎样的故事， 又为何会

患上让人不齿的 “脏病”？ 打开她的档案， 仿佛掀开了一块正在
化脓的伤疤。

在司法案件实例中， 像刘妮

这样的女性不在少数， 她们追求

时尚、 图新鲜感， 或是 “为爱”

吸毒。 虽然毒品的危害是众所周

知的 ， 然而 “刘妮们 ” 一步踏

错， 步步皆错。 为了支付高昂的

毒资， 她们往往还会走上 “以淫

养吸” 或是 “以贩养吸” 的不归

路……毒难戒， 除了毒品本身对

身体造成的成瘾性以外， 更是吸

毒者的 “圈子” 问题。 如若已经

意识到自己踏入的是泥潭， 那便

要有破釜沉舟的勇气， 才有重新

开始的可能。 当被问到有什么话

想对自己说时， 刘妮说：“把身子

坐正，吃够得着的食物。 ”她若有

所思，“这是警官告诉我的， 这句话

就像鞭子一样抽在我的身上。 同样

是女人， 同样差不多的年纪， 警官

们穿着威严的警服飒爽英姿， 而我

却像蝼蚁一般， 生活在灰暗的世界

里 ， 让人不齿 ， 甚至让自己不

齿……希望以后我也能像她们一

样， 勇敢磊落地走在阳光下！”

“80 后” 的刘妮出生于东北农

村。 生她的时候父母已经年逾四十，

最大的哥哥也已经二十出头。 多添一

张嘴对于靠天吃饭的农民来说无疑是

雪上加霜。

刘妮对哥哥姐姐的印象并不深，

因为家境贫困， 哥哥到县城一家养鸡

户做“倒插门”女婿。 虽然过得还算殷

实，但作为“赘婿”没什么话语权，一年

到头也见不上几回， 更谈不上对家里

有什么经济上的帮助。 至于姐姐， 也

过得紧巴 ， 初中毕业就去了北京打

工， 和同村的小伙未婚先孕， 生了个

女儿。 没几年便分开了， 将孩子留给

老人托管。 姐姐至今仍在北京漂着。

哥哥姐姐的生活都过得不算好，

照料老人的重担无疑落在了长大后的

刘妮身上。

和很多农村女孩一样， 刘妮对读

书没有太多的渴望， 满心想着如何赚

钱， 改变这凋敝的生存现状。 初中没

毕业， 她便辍学了， 来到县城的一家

火锅店打工。 因为年轻漂亮， 刘妮被

安排迎宾， 包吃包住， 一个月 540 元

的工资。

“我们村的人很爱攀比， 我家的

房子是村里最破旧的。 当时我父母已

经六十几岁了， 还要帮姐姐带孩子，

根本没有能力改善生活状况。 我所有

的想法就是要在老家建房子， 让父母

过得体面一点。” 就这样， 每个月刘

妮只给自己留 40 元买日用品， 剩下

的 500 元全部寄回家， “我真的给父

母建了新房子。” 说到这里， 她的脸

上写满了自豪。

也就是在火锅店打工的日子， 刘

妮和饭店的经理谈起了恋爱， 并同居

了五年。 提起这段感情经历， 她似乎

很不愿回忆 。 据她的描述 ， 对方粗

鲁 、 大男子主义 ， 更要命的是爱吹

牛、 爱赌博。 刘妮本想着认定了一个

人， 好赖也就这么过一辈子吧， 可有

一次二人起了争执， 男人对她大打出

手， 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刘妮不再对这个男人存留任何幻想，

搬出出租屋， 辞去工作， 踏上南下的

火车， 准备投奔在上海 KTV 打工的

老乡。

在 KTV 里， 刘妮遇到了改变她

一生命运的男人。 他比刘妮大三岁，

毕业于上海某名牌大学， 经营一家广

告公司， 收入不菲， 是大家眼里的成

功人士。 对方也曾有过一段受伤的感

情经历， 由于前妻背叛， 他遇到刘妮

时正独自抚养年幼的女儿。 这在刘妮

的眼里成了加分项， 她认定对方不仅

有能力 ， 更是有责任 、 有担当的男

人。

“他满足了我对优秀伴侣的所有

幻想。” 说到这里 ， 刘妮满脸骄傲 ，

眼睛里溢出的全是欢喜， “他开着奥

迪 A8， 带我去吃上海最贵的餐厅 ，

带我去新天地泡吧， 给我买衣服， 还

经常送我奢侈品。 我的迪奥包包、 爱

马仕手镯等等， 都是他送的……” 不

难想象， 这个从落后村庄走出来的女

孩见识到上海最繁华的景象时， 就像

踏入了另一个世界， 让她兴奋， 甚至

眩晕。 她单纯地以为眼前的男人能一

直给她这样缤纷、 富足的生活。

很快他们就在市中心租了一套两

居室， 开始了同居生活。 同居后刘妮

才发现对方其实是个 “瘾君子”。 一

开始刘妮很抗拒， 可慢慢地就被成功

“洗脑” 了。

“做他们那行工作压力大， 需要

经常找灵感。 在他们那个圈子里吸毒

很常见， 我能理解他。” 就这样， 刘

妮不仅是女朋友， 也变成了对方志同

道合的 “毒友”。

就在刘妮和男友同居两个月后的

一天夜里， 便衣警察破门而入， 在出

租屋的茶几上查抄出了 10 克冰毒 ，

并将二人带至看守所。 男人告诉她，

自己有 “路子”， 希望她能把事情抗

下来， 待他出去后再想办法。 刘妮不

仅中了毒品的毒， 更中了爱情的毒，

她就这样听话地照做了。 七天拘留结

束， 刘妮被放了出来， 判了管制 6 个

月。 后来， 刘妮无意间翻看男友手机

时才发现， 在她失去自由的七天里，

他已迫不及待地 “偷腥” 了。 刘妮很

气愤， 按她以往的个性， 早就一拍两

散了 ， 可她转念一想 ： 在这个城市

里， 自己什么都没有， 只有年轻的身

体和漂亮的脸蛋。 她再也不想过回以

前的日子了， 况且她的身后还有年迈

的父母需要赡养。 她没有能力给自己

撑起一片天， 不如就做一根依附于大

树的藤蔓。 于是， 她默不作声地放回

手机 ， 继续做回乖巧懂事的 “女朋

友”。

也许是对刘妮失去了新鲜感， 男

人回 “家” 的频率越来越低， 给刘妮

的零花钱也越来越少， 根本负担不起

她奢侈的生活和毒资。 刘妮开始主动

联系圈子里的 “毒友”， 提供毒品 ，

并以高昂的价格提供 “散冰 ” 服务

（即性服务）。 至此 ， 刘妮彻底沦为

了一名 “冰妹”。 案发后， 刘妮被法

院判以贩卖毒品罪 ， 获刑四年四个

月。

遇到改变她一生命运的男人

及时科普化解她的尴尬处境

新收入监的那天， 刘妮无疑

是最特别的一个， 身材最高挑，

面容也最娇俏 ， 即便是剪去长

发， 穿上囚服， 也难掩她出众的

相貌。 可就在体检时， 刘妮才知

道自己的梅毒复阳。 这对年轻的

她来说， 无疑是五雷轰顶的致命

一击。

作为刘妮的主管警官， 我捕

捉到了她脸上表情的变化， 于是

将她带至一个无人的监房与她交

谈。

“我看了你的档案， 我比你

大一个月， 如果有什么疑惑， 你

要是愿意， 可以跟我谈谈。” 我

说。

刘妮迟疑了一会， 终于泣不

成声地说： “警官， 其实我男朋

友也吸毒， 他有梅毒， 我后来才

知道。 当时我已经治疗过了， 可

现在还是阳性， 我不知道以后自

己该怎么办……”

我递上早已准备好的纸巾，

拍拍她哭得发抖的肩膀说： “没

有人不犯错。 但是成年人要学会

为自己的错误买单， 即使它很沉

重 。 另外 ， 我要给你打个预防

针， 监狱服刑是集体生活， 大家

同吃同住， 你的情况可能会遭遇

其他人的异样眼光， 你要有心理

准备。 但是无论什么时候， 都要

坚强点。 想想你的父母家人。”

谈话结束后， 我来到医务室

询问医生关于刘妮的病情。 原来

通过血液检测， 刘妮的梅毒抗体

呈阳性， 但是已经发展到隐蔽性

时期， 活跃度减弱， 一般的生活

接触是不会感染的。 这下我也替

她松了口气。 下班回家后我又在网

上搜索关于梅毒的科普文章， 了解

梅毒的传播途径和治疗方法， 整理

成详实的笔记。

果然不出我所料， 刘妮的病情

还是引起了 “麻烦”。 刚入监没几

天， 和刘妮住上下铺的服刑人员便

和她起了口角， 原因就是刘妮误坐

了她的凳子。 我带上早已准备好的

科普资料来到监房， 给服刑人员开

了一场改造生活检讨会， 详细地介

绍了梅毒的相关知识。

其实民警在值班时就发现， 刘

妮总会把贴身衣物晾晒在离大家稍

有点距离的地方， 说明她本人已经

很是小心， 也希望大家能对她多一

点理解和宽容。

这次及时的科普化解了刘妮的

尴尬处境， 也让她对我更为信任。

打破不切实际的幻想期待“重生”

笔者的话>>>


